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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马大定理从提出到证明的过程，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惊险小说。 

悬案 

一个读者，在自己看过的书空白处留下附注。除了他自己，还有谁会关注呢？ 

但是，法国人费马死后，他在一本《算术》书上所写的注记并没有随之湮没。其

长子意识到那些草草的字迹也许有价值，就用五年时间整理，然后印出一个特殊

的《算术》版本，载有他父亲所做的边注，那里面包含了一系列的定理。 

在靠近问题 8 的页边处，费马写着这么几句话：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 4 次幂写成两个 4 次

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 2 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天才，又在后面写下一个附加的评注： 

“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费马写下这几行字大约是在 1637 年，这些被侥幸发现的蛛丝马迹成了其后所有

数学家的不幸。一个高中生就可以理解的定理，成了数学界最大的悬案，从此将

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整整折磨了三百五十八年。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

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 

欧拉，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那本特殊版本的《算术》中别的地方，

他发现了费马隐蔽地描述了对 4 次幂的一个证明。欧拉将这个含糊不清的证明从

细节上加以完善，并证明了 3 次幂的无解。 

但在他的突破之后，仍然有无数多次幂需要证明。 



等到索非·热尔曼、勒让德、狄利克雷、加布里尔·拉梅等几个法国人再次取得突

破时，距离费马写下那个定理已经过去了将近二百年，而他们才仅仅又证明了 5

次幂和 7 次幂。 

事实上拉梅已经宣布他差不多就要证明费马大定理了，另一位数学家柯西也紧随

其后说要发表一个完整的证明。然而，一封来信粉碎了他们的信心，德国数学家

库默尔看出这两个法国人正在走向同一条逻辑的死胡同。 

在让两位数学家感到羞耻的同时，库默尔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是当时

的数学方法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数学逻辑的光辉一页，也是对整整一代数学家的

巨大打击。 

二十世纪，数学开始转向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并取得非凡进步。1908 年，德国

实业家沃尔夫斯凯尔为未来可能攻克费马大定理的人设立了奖金，但是，一位不

出名的数学家却似乎毁灭了大家的希望。库特·哥德尔提出不可判定性定理，对

费马大定理进行了残酷的表达——这个命题没有任何证明。 

尽管有哥德尔致命的警告，尽管经受了三个世纪壮烈的失败，但一些数学家仍然

冒着白白浪费生命的风险，继续投身于这个问题。二战后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大

量的计算已不再成为问题。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数学家们对 500 以内，然后在

1000 以内，再是 10000 以内的值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到八十年代，这个范围提

高到 25000，然后是 400 万以内。 

但是，这种成功仅仅是表面的，即使那个范围再提高，也永远不能证明到无穷，

不能宣称证明了整个定理。 

破案似乎遥遥无期。 



最后的英雄已经出现。 

1963 年，年仅十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一本名叫《大问题》的书中邂逅费马大定

理，便知道自己不会放弃它，必须解决它。七十年代，他正在剑桥大学研究椭圆

方程，看来跟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此时，两位日本数学家已经提出谷山-志村猜想，将怀尔斯正在研究的椭圆方程

与模形式统一在一起。看来也跟费马大定理没什么关系。 

八十年代，几位数学家将十七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与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问题结合

在一起，找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钥匙：只要能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就自动证

明了费马大定理。 

曙光在前，但并没有人对黎明的到来抱有信心，谷山-志村猜想已经被研究了三

十年，都以失败告终，如今与费马大定理联系在一起，更是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

了，因为，任何可能导致解决费马大定理的事情根据定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这几乎已成定论。 

就连发现钥匙的关键人物肯·里贝特也很悲观：“我没有真的费神去试图证明它，

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去试一下。”大多数其他数学家，包括安德鲁·怀尔斯的导师

约翰·科茨，都相信做这个证明会劳而无功：“我必须承认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

大概是不可能看到它被证明了。” 

除了安德鲁·怀尔斯。 

曾经有人问伟大的逻辑学家大卫·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尝试证明费马大定理，他

回答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在一件可能会失败的事情上。” 



但安德鲁·怀尔斯会。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不大，但即使最终没能证明费马大定

理，他也觉得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他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为将来的战斗收集必

要的武器，然后得出全面估计：任何对这个证明的认真尝试，很可能需要十年专

心致志的努力。 

怀尔斯放弃了所有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直接关系的工作，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

展开了一个人对这个困扰世间智者三百多年谜团的孤独挑战，妻子是唯一知道他

在从事费马问题研究的人。 

七年过去。 

1993 年 6 月 23 日，剑桥牛顿研究所，安德鲁·怀尔斯开始了本世纪最重要的一

次数学讲座。现场的两百名数学家被惊呆了，他们看到的是，三百多年来第一次，

费马的挑战被征服。 

怀尔斯写上费马大定理的结论，然后转向听众，平和地说：“我想我就在这里结

束。”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持久的掌声。第二天，数学家第一次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人物》杂志将他与黛安娜王妃、奥普拉一起列为“本年度二十五位最具魅力者”

之一，一家时装公司则请这位温文尔雅的天才为他们的新系列男装做了广告。 

但事情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接下来的发展依然像惊险小说一样，悬案得破，但案

犯并不轻易束手就擒。 

怀尔斯长达二百页的手稿投交到《数学发明》杂志，开始了庞杂的审稿过程。这

是一个特大型的论证，由数以百计的数学计算通过数以千计的逻辑链环错综复杂



地构造而成。只要有一个计算出差错或一个链环没衔接好，整个证明将失去其价

值。 

值得解决的问题会以反击来证明它自己的价值。在苛刻的审稿过程中，审稿人碰

到了一个似乎是小问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无法使怀尔斯像原来设想

的那样保证某个方法行得通。他必须加强他的证明。 

时间越耗越长，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全世界开始对怀尔斯产生怀疑。 

十四个月过去。 

他准备公开承认失败并发表一个证明有缺陷的声明。 

在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1995 年 9 月 19 日，他决定再检视一次，试图确切地

判断出那个方法不能奏效的原因。 

一个突然迸发的灵感使他的苦难走到了尽头：虽然那个方法不能完全行得通，但

只需要可以使另一个他曾经放弃的理论奏效，正确答案就可以出现在废墟之中—

—两个分别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完美地互相补足。 

足足有二十分钟，怀尔斯呆望着那个结果不敢相信，然后，是一种再也无事可做

的巨大失落感。 

一百年前，专为费马大定理而设的沃尔夫斯凯尔奖将截止日期定为 2007 年 9 月

13 日。就像所有的惊险片一样，炸弹在即将起爆的最后一刻，被拆除了。 

《费马大定理》既是惊险小说，也是一部武侠小说，激荡着绝顶高手传诵千古的

传奇故事。 

传奇 



那个数学世界里的江湖是属于年轻人的。少年英雄在这里尽情挥洒他们的天才，

库特·哥德尔提出他的不可判定性定理时，年仅二十五岁，便将同时代的同行推

入绝望的深渊；挪威的阿贝尔在十九岁时做出了他对数学的最伟大的贡献，八年

后在贫困交加中去世，法国数学家埃米尔特评价“他留下的思想可供数学家们工

作五百年”；相较而言，安德鲁·怀尔斯快到四十岁时才研究完成费马大定理，

别人认为他应该是才思枯竭的岁数了。 

“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则应该写书。”英国数学家哈代说，“数学较

之别的艺术或科学，更是年轻人的游戏。” 

还有哪片领土更适合年轻人来谱写传奇？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数学家的平均

当选年龄是最低的。 

围绕着费马大定理发生的故事，更是超出了最优秀编剧的想象。 

1954 年 1 月，东京大学的年轻数学家志村五郎去系图书馆借一本书。令他吃惊

的是，那本书被一个叫谷山丰的人借走了。志村给这位并不熟悉的校友写了封信，

几天后，他收到对方的明信片，谷山告诉他，他是在进行同一个计算，并在同一

处被卡住了。 

一种惊喜的默契顿时产生，两人开始了惺惺相惜的合作。“他天生就有一种犯许

多错误，尤其是朝正确的方向犯错误的特殊本领。”志村评价他的拍档。1958

年 11 月 17 日，刚刚订婚的谷山、这个心不在焉的天才人物选择了自杀。几个

星期后，他的未婚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书中写道：“既然他去了，我也必

须和他在一起。” 



谷山在遗书中为他自杀行为引起的种种麻烦向他的同事们表示歉意，而他遗留下

的对数学的许多根本性想法，成为解开费马大定理的唯一一把钥匙：谷山-志村

猜想。 

三十年后，他的伙伴志村目睹了他们的猜想被证实，用克制和自尊的平静对记者

说：“我对你们说过这是对的。” 

他依然保存着谷山第一次寄给他的那张明信片。 

德国实业家沃尔夫斯凯尔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数学家，但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件将

他与费马大定理永远联系在一起。 

对一位漂亮女性的迷恋及被拒绝，令沃尔夫斯凯尔备感绝望。他决定自杀，并定

下了日子，准备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开枪射击自己的头部。沃尔夫斯凯尔认真地做

着每一个细节：处理好商业事务、写下遗嘱，并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写了信。 

他的高效率使得所有的事情略早于午夜的时限就办完了。为了消磨最后的几个小

时，他到图书室翻阅数学书籍：一篇关于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论文……他不知不觉

拿起了笔，一行一行进行计算…… 

然后，天亮了。 

沃尔夫斯凯尔为自己发现并改正了论文中的一个漏洞感到无比骄傲，原来的绝望

和悲伤消失了，数学将他从死神身边唤回。 

1908 年，得享天年的沃尔夫斯凯尔写下了他新的遗嘱：他财产中的一大部分作

为一笔奖金，奖给一百年内任何能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 

这是他对那个挽救其生命的盖世难题的报恩方式。 



法国数学家伽罗瓦陷入一桩风流韵事中。与他相好的女人事实上已经订婚，那名

绅士发现了未婚妻的不忠，向伽罗瓦提出决斗。 

对方是法国一名最好的枪手，而伽罗瓦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遑论开枪，就连数

学演算他都是只在头脑里进行，而不屑于在纸上把论证写清楚，为此他的许多数

学成果都得不到法国科学院的重视与承认。决斗的前一晚，他相信这是自己的最

后一晚，也是把他的思想写在纸上的最后机会。 

他通宵达旦，写出了存在自己头脑里的所有定理。在复杂的代数式中，那个女人

的名字不时隐藏其间，还有绝望的感叹——“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 

第二天，1832 年 5 月 30 日，伽罗瓦死于决斗。 

等他潦草的手稿被递至欧洲一些接触的数学家手里，那些演算中迸发出的天才思

想使专家们发现：一位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在二十岁时被杀死了，他研究数学

只有五年。 

伽罗瓦在手稿中对五次方程的解法进行了完整透彻的叙述，而他演算的核心部分

则是称为“群论”的思想，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一种能攻克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的有力工具。 

伽罗瓦生命中最后一夜的工作，一个半世纪后成为安德鲁·怀尔斯证明谷山-志村

猜想的基础。 

1997 年 6 月 27 日，符合沃尔夫斯凯尔委员会的规定战胜费马挑战的安德鲁·怀

尔斯收到了价值五万美元的奖金。 



是的，费马大定理被正式解决了。怀尔斯汇集了二十世纪数论中众多的突破性工

作，并把它们融合成一个万能的证明。 

人们又重新掂量起费马写下的那一行附加评注：“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

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可以确定的是，几个世纪以前，费马没有

发明出安德鲁·怀尔斯证明大定理所用的模形式、谷山-志村猜想、伽罗瓦群论和

科利瓦金-弗莱切方法。 

那么，费马本人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所提出的猜想的呢？那只是一个有缺陷的证

明，还是他以 17 世纪的技巧为基础，涉及到的却是其后几百年所有数学家都没

有发现的另一种方法？我们永远也没机会知道了。 

“那段特殊的漫长的探索现在结束了，我的心灵归于平静。”安德鲁·怀尔斯说。 

传奇似乎已经落幕，而事实上更大的传奇却被永远隐藏在三百五十八年以前。 

公元前 212 年，罗马军队入侵叙拉古，将近八十岁的阿基米德正在全神贯注地

研究沙堆中的一个几何图形，疏忽了回答一个罗马士兵的问话，结果被长矛戳死。 

数学 

十八世纪的巴黎女孩索非·热尔曼在一本叫《数学的历史》的书中看到这一章，

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会如此痴迷于一个导致他死亡的几何问题，那么数

学必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学科了。 

她马上对这最迷人的学科着了迷，经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欧拉和牛顿的著作。父

母没收了她的蜡烛和衣服，搬走所有可以取暖的东西，以阻止她继续学习。她用



偷藏的蜡烛并用床单包裹着自己继续学习，即使墨水已经在墨瓶中冻僵。最后她

的父母妥协。 

在那个充满偏见和大男子主义的时代，她冒名“勒布朗先生”，通过书信在只接

受男性的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院学习，并以这个身份与“数学家之王”高斯通信

探讨费马大定理。1806 年，拿破仑入侵普鲁士，热尔曼拜托一位法国将军保证

高斯的安全。得到特殊照顾的高斯这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否则，她对费马大定

理的杰出贡献恐怕就被永远记在那个“勒布朗先生”的头上了。 

高斯在致谢信中谈到数学的魔力：“还没有任何东西能以如此令人喜欢和毫不含

糊的方式向我证明，这门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比欢乐的科学所具有的吸引力决不

是虚构的。” 

他的表述太过冗长了。还是让热尔曼的同类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当有人问公

元四世纪时的女性数学家希帕蒂娅为什么一直不结婚时，她说，她已经和真理结

了婚。 

就像两千年间涌现出的大多数女数学家一样，索非·热尔曼终生未婚。 

凡物皆数，这就是数学的魔力。 

数字会奇妙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中。综观世界上所有曲曲弯弯的河流，

剑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汉斯·亨利克发现，从河源头到河入海口之间，实际长度

与直线距离之比，基本接近于圆周率的值。爱因斯坦提出，这个数字的出现是有

序与紊乱相争的结果。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数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自然现

象是由规律支配的，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方程来描述。比如，他在铁匠铺里发现

了音乐和声与数的调和之间的关系：那些彼此间音调和谐的锤子有一种简单的数

学关系，它们的质量彼此之间成简单比，或者说简分数，像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在昆虫中，蝉的生命周期是最长的，17 年。这个素数年数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按照生物学家的解释，这个为素数的生命周期保护了它。只有两种寄生物可以威

胁到它：1 年期或 17 年期。而寄生物不可能活着接连出现 17 年，因为在前 16

次出现时没有蝉供它们寄生。于是，生命周期为素数有着某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优

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蝉的寄生物从未被发现。 

数字本身的神秘，更是扣人心弦。完满数意即一个数的因数之和恰好等于其本身

的数，比如 6 的因数为 1、2、3，后者相加正好是 6，所以是完满数。这个概念

已经提出将近三千年了，而数学家们发现的完满数才三十个，而可爱的老六，就

是最小的那个。圣奥古斯丁说：“6 是一个数，因其自身而完满，并非因上帝在

六天中创造了万物；倒过来说才是真实的：上帝在六天中创造万物是因为这个数

是完满的。” 

再比如 26，费马注意到它被夹在一个平方数（25 是 5 的平方）和一个立方数（27

是 3 的立方）之间。他寻求其他这样的数都没有成功，那么 26 是不是唯一的？

迄今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明。 

说一不二，是数学的另一个魔力。 



在数学王国，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存在正方反方的辩论赛，参赛

者抓阄决定自己的立场，最后获胜的居然是口才好的人。 

在数学词典中，数学证明是一个有力而严格的概念，它高于物理学家或化学学家

所理解的科学证明。科学证明靠的是观察和理解力，按照评判系统来运转，如果

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一个理论“摆脱了一切合理的怀疑”，那么这个理论就被认

为是对的。而数学并不依赖于容易出错的实验的证据，它立足于不会出错的逻辑，

推导出无可怀疑的正确并且永远不会引起争议的结论。 

科学仅仅提供近似于真理的概念，而数学，本身就是真理。数学赋予科学一个严

密的开端，在这个绝对不会出错的基础上，科学家再添加上不精确的测量和有缺

陷的观察。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数学家们的残酷，依靠计算机的帮助，有人能断定费马大定理

对直到 400 万为止的幂都是对的，但该命题依然不算被证明。 

在这方面不是没有反例。31、331、3331、33331、333331、3333331、33333331，

经过仔细的探究，数学家们证明了这些数都是素数，那么是不是这种形式的数都

是素数呢？下一个数 333333331 就不是，它可以被分解为 17×19607843。 

费马大定理之后，欧拉也提出过一个猜想，即不可能将一个高于 2 次的幂写成三

个同样次幂的和。二百多年来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猜想，后来用计算机细查，仍未

找到解。没有反例是这个猜想成立的有力证据，但谨慎的数学家是不会因此而承

认欧拉猜想的。果然，1988 年，哈佛大学的内奥姆发现了一个解：2682440 的

4 次幂加 15365639 的 4 次幂加 18796760 的 4 次幂，等于 20615673 的 4 次

幂。 



依靠一块块绝对可靠的公理定理，数学家构筑出坚固的数学大厦，每一块基石都

是可靠的，整栋大厦成为人类智慧家园里最可信任的一幢。 

这是数学的荣耀。 

数学的魅力，在乎对人类智力和好奇心的挑战。 

发展到现在，数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科学。致力于尖端问题研究的数学家，

如果试图找到与其对话的人，遍寻全世界，都可能仅以个位数计。但他们肯定以

这种孤独为傲。 

面对费马大定理，数学家们经受了三个多世纪的壮烈失败，任何卷入其中的数学

家都冒着白白浪费生命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前赴后继？ 

如果能够证明大定理，那么就是解决了其他同行几百年来都深受困扰的难题，在

其他人失败过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除了这种胜人一筹的成就感，就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难以克制的好奇心。 

解答某个数学问题的欲望多半是出于好奇，而回报则是因解决难题而获得的单纯

而巨大的满足感。数学家蒂奇马什说过：“弄清楚圆周率是无理数这件事可能是

根本没有实际用处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那么肯定就不能容忍自己不去

设法把它弄清楚。” 

数学在科学技术中有它的应用，但这不是驱使数学家们的动力。有个学生问欧几

里得他正在学习的数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转身让奴仆将其逐走：“给这个孩

子一个硬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得实利。”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中坦

言：“从实用的观点来判断，我的数学生涯的价值等于零。” 



当安德鲁·怀尔斯知道自己将要付出十年心血并且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机会并不大

时，他依然开始了孜孜演算：“即使它们并未解决整个问题，它们也会是有价值

的数学。我不认为我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数学是最大的浪漫。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坐着火车在苏格兰的大地上奔驰。他们往外眺望，

看到田野里有一只黑色的羊。天文学家说：“多么有趣，所有的苏格兰羊都是黑

色的。”物理学家反驳道：“不！某些苏格兰羊是黑色的。”数学家慢条斯理地

说：“在苏格兰至少存在着一块田地，至少有一只羊，这只羊至少有一侧是黑色

的。” 

数学家 

伊恩·斯图尔特在《现代数学的观念》中通过这个笑话，揭示出数学家一丝不苟

的严格态度：需要经过确实无疑的证明才能承认某个结论。 

所以，一个真正的数学家从来不说过头话。有人问格丁根大学的埃德蒙·蓝道，

他的同事埃米·诺特是否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数学家，他回答道：“我可以作证她

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但是对她是一个女人这点，我不能发誓。” 

也只有数学家，才有资格说出那么不容置疑的话。1986 年，两位数学家里贝特

和梅休尔出席伯克利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在一家咖啡馆巧遇。里贝特说起正在

试图证明的椭圆方程，以及他一直在探索的实验性策略。梅休尔一边品着他的卡

布其诺咖啡，一边听着里贝特的叙说。他突然停下咖啡，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说：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已经完成了它！你还需要做的就是加上一些 M-结构的γ

-0，这就行了。” 



确定无疑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随便喝杯咖啡的时候想出这一步。 

数学家在某方面表现得近乎迂直。费马在世时是一名文职官员，还在司法部门工

作。为了避免这个职务上的人陷入人情腐败，政府要求法官不得参加社交活动，

他于是得以潜心研究数学问题。但无论如何，数学都只能算是他的业余爱好，埃

里克·贝尔就称他是“业余数学家之王”。 

但有人对这样的描述并不满意。朱利安·库利奇写《业余大数学家的数学》一书

时，执意将费马排除在外：“他那么杰出，他应该算作专业数学家。” 

他们的脾气也同样火爆。索非·热尔曼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她在物理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并荣获法国科学院的金质奖章，成了第一位不是以

某个成员夫人的身份出席科学院讲座的女性。在高斯的说服下，格丁根大学准备

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遗憾的是，此时热尔曼已经死于乳腺癌。 

当那些官员为热尔曼出具死亡证明时，竟将她的身份写成“无职业未婚妇女”，

而不是女数学家。而对材料弹性理论做出极大贡献的她，也没有出现在埃菲尔铁

塔上所铭刻的 72 名专家的名字中。莫赞斯为此大事鞭挞：“对一位如此有功于

科学并且由于她的成就而在名誉的殿堂中已经获得值得羡慕的地位的人做出这

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该是多么的羞耻。” 

文学家成不了数学家，但数学家却可能写出非常动人而性情的文字。 

因为说一不二，因为非此即彼，因为无可争议，所以数学家有着愿赌服输的磊落

和坦荡。《美丽心灵》中，一群数学家在大厅里向约翰·纳什纷纷献上钢笔，作

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一幕体现出数学王国里特有的江湖道德和伦理。 



为鼓励证明费马大定理，法国科学院设立了一系列奖项和巨额奖金。1847 年，

加布里尔·拉梅登上科学院的讲台，自信地预言几个星期后他会在科学院杂志上

发表一个关于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 

拉梅一离开讲台，另一位数学家柯西也要求发言。他宣布自己一直在用与拉梅类

似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也即将发表一个完整的证明。 

三个星期后，两人各自声明已经在科学院存放了盖章密封的信封，里面是他们急

于标明为自己所有的证明方法。数学界许多人都暗暗希望是拉梅而不是柯西赢得

这场竞赛，因为后者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一个狂热的教徒，特别不受同事欢

迎。 

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德国数学家库默尔致函法国科学院，根据拉梅和柯西透

露出来的少量细节，他指出了两人共同犯下的逻辑错误。 

库默尔的信使得拉梅一下子泄了气，但柯西却拒绝承认失败，几个星期内，他连

续发表文章予以辩解，直到夏季结束，才变得安静下来。 

十年后，不招人待见的柯西、一贯自以为是的柯西，向法国科学院递交了关于费

马大定理的最终报告：“数学科学应该为几何学家，尤其是库默尔先生，出于他

们解决该问题的愿望所做的工作而庆幸。委员们认为，如果撤消对这个问题的竞

赛而将奖授予库默尔先生，以表彰他关于由单位根和整数组成的复数所做的美妙

工作，那将是科学院作出的一项公正而有益的决定。” 


